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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风一夜叶凋黄，庭院悄声恋暖阳。
冷意寒流潜室内，堂中踱步咏诗章。

冬 月

当年侗寨饱受欺凌，长枪利器
悬于头顶，是你，盘起长发揭竿而起
迎战朝廷官兵于野岭，也击败了财主家丁
斗智斗勇，火力拼尽
你纵身一跃，把官匪引入绝境
是你，用生命还侗寨以安宁

萨岁，你是侗家人至尊的圣母
你的英姿，赢得世世代代无限感恩，万民朝圣
如今的侗寨，那座露天的萨坛
记载着千百年的风雨和不朽的传奇

遥想当年，悬崖绝壁，见证了你坚贞不屈
你跳崖的一刹那，英气腾空而起
绽放出永恒的美丽
你的英魂幻化为神灵，庇佑着侗乡每一方土地
从此，您的名号
镌刻在侗家神龛的扉页里

在漫长的时光长河
你是侗乡至高无上的景仰，精神永世流芳
于是就有了初一、十五的袅袅茶香
就有了新春来临的炮声鸣响，笙歌悠扬
戏班、歌队出行前，必须在您跟前祈愿
祈祷出入平安，技艺超常

侗乡，千百年祭萨的烟火未熄
敬奉祖母，是侗家最高的节礼
更是侗家人的虔诚和底气
每一次祭拜，都是深情的倾诉
每一个祈祷，都是心灵的归途

祭 萨 辞

□ 石秀昌

本报讯（通讯员 姚瑶）日前，我州青年
作家、州作家协会副主席石庆慧的中短篇小
说集《女人树》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女人树》入选 2024 年度“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项
目，收录了她发表在《天津文学》《民族文学》

《朔方》等刊物上的《女人树香》《被黄蜂追赶
的人》《美丽人生》10 部中短篇小说，所涉小
说多以黔东南苗侗山区为背景，书写了时代
背景下，小人物内心的坚守和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

据悉，石庆慧，女，侗族，贵州黎平人，中
国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作协理事，黔东南
州作家协会副主席，鲁迅文学院第 46 届中
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第八次全国青年
作家创作会议代表、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
学创作会议代表。长期笔耕不辍，在《民族
文学》《天津文学》《四川文学》《朔方》《青海
湖》等杂志发表大量作品，有作品收入《新时
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侗族卷》等
多个选本，出版小说集《村庄之下》《月无
声》等多部。

我州青年作家石庆慧
小说集《女人树》出版发行

□ 莫章海

恰似那璀璨的星光
是谁把青春那绚丽的色泽
深深注入到灵魂的深处
让那琴声悠扬里的情愫，日渐丰盈
是谁点燃了那绚烂的火树银花
映照着华夏儿女的脸庞，流光溢彩，满是喜悦

是谁吹奏起那清脆的短笛
将漫长的冬日
幻化成春天般的姹紫嫣红
在华夏大地之上
升腾起祥瑞的气息，奏响新春的礼赞乐章

人生旅途里辛勤耕耘的点滴
在希望的嫩芽上拔节生长
如同那被无数次掠过的思念
虽还残留着寒冷季节的些许痕迹
可那挥之而去的诺言
早已化作春雨中甜蜜的回忆

真的难以知晓
在经历一阵往事的沉默过后
远行的脚步是否还会沾染忧伤
那从绿色笛孔中流淌出的婉转悠扬
依旧在潮湿的地平线上起伏飘荡

整个燃烧的黄昏
化为了岁末年初最真挚的祝福
饱含着深情，承载着期许

新年的祝福

□ 丁梅华

我跟杨明相识有三十来年了。从认识开
始，他就一直在贵州人民广播电台驻黔东南州
记者站任记者 。那时候，我也刚到新华社贵
州分社黔东南州记者站做新闻报道工作。因
新闻采访业务的需要，经常一起结伴赶赴新闻
目的地采访。

后来，我调到黔东南日报当记者，一直干
到退休。杨明也是在驻站记者、站长的岗位上
一直干到退休。三十年的新闻业务交流，以及
共同对文学写作的爱好，我们两人的交往，已
不只是一般的认识，可以说是深交了。对于杨
明的新闻业务技能和文学写作的爱好来说，我
是有一定发言权的。

我和杨明退休以后，也是经常泡在一起。
我们日常聊的话题，新闻已渐渐远去，更多，更
热，更醇的只有文学了。

可以这么说，杨明是一个真正爱好文学之人。
这些年来，杨明已相继公开出版了《西部

日月》《刺破九重天》《欲穷千里目》《花院湖畔》
（与人合作）等等文学和新闻集子。

在《波洞半岛》的后记里，杨明写下的文
字，最能表达他个人对文学的态度和执着的追
求：“纯文学似乎正处于休眠期，作家就是苦行
僧，在坚持守望，孤独耕耘。作家要耐得住寂
寞，守得住孤独，笔耕一方田地。我坚信，文学
不会死，只是蓄积力量的潜伏，潜伏就是预示
着文学新时代即将到来。人间红尘如冷暖，文
学正道是沧桑！”

纵观杨明的这部散文集，六十六篇文章，
十九万字。愚以为具有三个特点：

一是山水游记赏美景。在我的印象中，退
休后的他，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中，起码有两
百五十天以上是在乡间游走。他以下的这段
话，足以表明他的心迹：“我虽算不上仁者、智
者，却爱游山玩水，走村串寨。只要有一丝闲
暇，如同鞋底抹油，消失得无影无踪。春天，去
看朝气蓬勃的生命；夏天，去看青山绿水；秋
天，去看斑斓的秋色；冬天，去看皑皑的白雪。
白云随风走，天下任我行，风景无处不在！”

山水游记在杨明的这部集子里，占了很大的

篇幅。在他的眼里，蓝天白云、山川流水、野生动
物、花草树木皆是爱物。他说：“我是山川行者，
听到新鲜之地，总是按捺不住，非去游览不可。
别人跑城市，我却钻森林，各取所需，自得其乐。”

在杨明笔下的黄平乌梅河两岸，他和驴友一
起欢天喜地邂逅了城里人少见的蜂糖瓜、八月
瓜、九月瓜、蜂糖罐，荔枝、打米泡等这些生长在
山野中的奇珍异果，分享了采摘收获的快乐。在
《水舞朱家山》篇目中，激情勃发的他文思泉涌，
用灵秀的笔为这个自然保护区中的石炉缸飞瀑
群写下了这样的词句：一处约三十米高的飞瀑，
好似千顷积雪，顷坠而下，囤集于半崖上的绿潭，
蜂拥而下，宛若雪花凌空飞舞，如同珍珠泻玉盘，
汇入绿色的山谷。朱家山啊，高高的山，高高的
水，飘飘的水，清清的水，甜甜的水！在领略了大
山中水的丰美，又在原始森林中触摸了被誉为

“树中熊猫”的珙桐树，还有那巨大无比的“榉木
王”。他还曾远赴台江县的登鲁苗寨，兴致勃勃
地探访了金丝楠木群的“王国”。这些云游四野
的收获，充分满足了他“在森林中陶醉，在森林中
沉思，在森林中悟道”的欲望。

在《孤独的水牛王》篇目中，作者回顾了自
己儿时放牛的情景。除了满满的乡野记录
外，更道出了他对那头战功显赫的老水牛深
深的哀悼。几十年过去了，这种人与动物的
情感交融，用今天的文字来回味，依然还是那
么让人十分动容。

二是历史掌故抒情怀。我佩服杨明有个
好记性。每到一处游山玩水中，他总要把当地
的历史掌故、乡村野史、街坊传闻弄个清楚，非
常注重历史事物的出处。特别是对于那些历
史人物，业绩斐然的、有功于社稷的、敢于担当
为民之人，杨明都报以崇敬之心。为了把旅游
目的地的情况掌握清楚，杨明之前就搜集过相
关资料，尽量做足功课。这样的苛求，就会带
来一个好处，作者在游山玩水的同时，还可以
把当地的历史秘闻、故事传说，一概尽收囊
中。虽然在现场了解不透，探访不深，杨明过
后也会去查阅有关史书，补齐资料。

所以，当我们在读杨明的散文游记时，除了

欣赏他笔下美丽的自然风光外，还能了解到当地
不少的历史故事和乡村趣闻，获得两个方面的愉
悦。这就是杨明和其他散文作者最大的不同特
点，也充分体现了他的游记散文的价值所在。

杨明在写朱家山自然保护区的风貌时，带
出了一个豪强人物——白跛子。“民国时候，这
里来了一位从北方当兵受伤瘸腿而想返回云
南的白跛子。白跛子发现朱家山是一块风水
宝地后，就在这里拉起一支人马。由此，一个
响当当的名字——白司令，就开始闻名于黄
平、瓮安、福泉一带。白司令给自己的人马订
了一条规矩，兔子不吃窝边草。白跛子在朱家
山一带纵横近二十年，在百姓中虽然有匪之
名，却少有盗匪之事，多为传奇之说。”至于白
跛子后来又如何失踪的，作者获得过两个版
本，一是隐居于余庆、施秉、黄平三县交界地；
二是白跛子在瓮安老坟嘴兵败后，就隐姓埋名
在离老坟嘴不远的木孔地区。六十年代国家
清查户籍，发现一位白发苍苍的孤寡老头，走
起路来脚有点瘸，但精明至极。他便是当年驰
骋朱家山的白跛子——“白司令”。杨明笔下
的这个传奇人物，赋有浓浓的神秘色彩，如果
拍成一个电视剧，那该是多么精彩。

在《熬立苗岭的“倒栽杉”》一文中，倒立生长
的古杉树，仿佛在彰显着苗族抗清英雄张秀眉的
威武不屈。在抗清起义军失败后，张秀眉和杨大
六两个首领被俘。清军把他们押到长沙，施以

“骑铜马”“点天灯”等酷刑。杨明笔下的这一段
文字非常悲壮感人：“张秀眉严正警告刽子手说，
你们杀我无所谓，老子眼睛都不眨一下。但你们
不能让一滴血掉在地上，要不然老子死后，魂魄
会来找你等偿命！刽子手们心虚，只得找来九床
干净的棉絮，铺在行刑台上，生怕遭到报应。果
然，张秀眉、杨大六被斩杀时，身手分离，眼睛如
生，身立不倒，血如丹霞，赤红满天！”

读杨明的《十里古驿道一路丹霞石》一文，
我们能清晰的明了，经专家考证，目前在贵州
保存最完好的古驿道非黄平旧州至上塘的十
余里路程莫属。

该文记载，奢香夫人这位大智大勇者，于
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托孤代袭贵州宣
慰使后，曾率部以辟通黔与滇、川、湘路梗塞，
连接四方而感怀天恩。奢香夫人主持新修、整
修、拓宽的驿道“奢香驿道”，就是从偏桥（今施
秉）开始的。仅以这篇文章里的史料、故事、传
闻为线索，都可以写一部浩大的长篇小说了。

三是诗词佳句表予心。杨明是一个热爱
诗词写作的人，也公开出版了诗集。在他写的

许多散文中，大多爱用诗词助兴，这部散文集
子里的文章亦然，而且许多文章标题，都用非
常精炼的诗词对仗句。如此，就给文章增色不
少，既表达胸中情感，又添了许多的文韵。

比如，在《马头山的传说》一文中，作者就用
了一段诗词开头：“雪舞九霄里，苍山如游龙。
只见飞鹰起，风疾雪压松。林下鸟听雪，苍鹰鸣
长空。一旦红阳露，雪融青山中。”这样的开头，
一下子就把个大雪封山，银装素裹的马头山，推
到了读者的面前，产生了形象化的效果。

在黄平飞云崖看银杏树时，作者触景生
情，一首“杏叶化蝶舞，金霞伴霜飞。玉扇凌空
摇，丽人随风归。”的咏赞诗，就油然而生。

有感于古驿道的历史尘烟漫漫，作者又道
出了“子规鸣古道，脚步量沧桑”“烟火并起，狼
烟掠空，千里兵书，八百快马”等精彩佳句。

再如文中的“雷声河底起，浪花漫天飞”
“千帆斩波涛，一槁定乾坤”“炊烟袅袅随风去，
彩叶飞飞落霞来”“一溪流水响，满山百鸟鸣。”
等佳句比比皆是。

此外，杨明的一些描写词汇，也相当的精
炼，堪称佳句。比如，他在巴拉河畔的排生苗
寨探秘时，就有这样的描写：在寨中跑了老半
天，终于寻到了寨后一户人家的房顶，制高点
上一览全寨，层层瓦屋、股股炊烟、棵棵枫树、
簇簇翠竹、淼淼湖水……右侧湖边，一条浮桥
从枫树下延伸湖中，可能是架往新建山庄的捷
径，也是一道摇摇晃晃的风景！在枫树下，沿
着浮桥延伸方向，湖水中仍然屹立着五六株古
老的枫树，浸泡在水中已经枯萎，但还有爬岩
姜寄生在树上，吐出油油的绿叶，彰显着枫树
的无比坚强和无私，在生命散发的余光中仍然
发出透亮的绿意！

在歌颂雷公山秃杉群落时，杨明如此写
道：格头秃杉挺特别，年轻秃杉宛似一支笔
锋，以云雾为墨，描绘天地；苍老的秃杉如同
百岁寿星，枝丫、树巅以曲劲为美，叶若云
结，枯枝如手指，昭示着孑然物种的坚毅。
我爬上分布秃杉的山岭，向河水两岸环视，
方见秃杉或插在山腰、或矗立岭上、或挺拔
河 畔 …… 张 扬 着 秃 杉 的
优美风姿。

读罢杨明的游记散文，
林林总总的内容，让我们随
着他的笔触徜徉山水风光
的同时，也了解了诸多的历
史知识，更分享了他热爱大
自然的一份情怀。

寄 情 山 水 自 逍 遥
—— 读杨明散文集《波洞半岛》

□ 杨卓光

一个好日子，我回到故乡。
天气非常晴朗，阳光不愠不火。刚进六弟

家，就被其憨厚的笑容和质朴的寒暄包围了。
家长里短，嘘寒问暖，弟妹端来滚烫茶水。我
反而有些拘束，不晓得说些什么，尽管我觉得
自己与家乡亲人没什么分别，除了岁月风霜刻
在各自脸上，我心中一直惦记着老屋原址。

傍 晚 时 分 ，六 弟 带 我 上 车 ，朝 老 屋 原 址
而去。

自从二十二年前，清水江下游修水电站，
故乡天柱县远口镇整体搬迁，新公路从我家老
屋穿越而过，老屋彻底消失。我说的老屋，只
是想象中的原址而已。原址现在变成了公路，
只留存西边约十平方米老菜园。站在老菜园，
眼前除了偶尔急驰而过的车辆，就只剩下荒
凉。周围没见几幢房屋，也没有任何参照物，
只有用想象来定位。我走的还是四十年前的
线路，虽然脚下没有任何踪迹，只有茅草依稀，
但方向更加清晰、固执。举目四望，凹凸不平
的地表，草草勾勒出蛮荒、粗犷线条，菜园的小
路旁那株苦楝树还在，树皮已经皱纹斑驳，布
满沧桑，却依然遒劲，像是我的航标。菜园边
那几丛在春日里率先泛绿的劲板草依旧葱郁，
用绿意茸茸向我点头。

那些堆积如小山的柴垛呢？我亲手栽种
的那棵梨树呢？那条白毛温驯的看门犬呢？

什么都不复存在了，连一道沟一条坎也不
见了。是年复一年岁月风霜冲刷掉了一切，还
是日复一日的江风填平了它们，一切过往只留
给遥远的记忆，收藏在我单薄的行囊中。

站在曾经老屋中堂的马路上，记忆的闸门
轰然打开，旧时情景如浩浩长风扑面而来。一
切如在昨日，却又恍如隔世。我有些慌乱地在
菜园里来回踱步，试图找到那一段杉木板壁的
痕迹，找到盖在老屋顶上的杉木皮，找到二楼
那间房，那是我砍柴归来时小憩的地方，在多

少个春日的早晨，我煮饭炒菜停当后、背上书
包上学回望的大门，傍晚放学背着唐诗宋词推
开门的木屋。马路靠清水江的边缘，剩下的那
一个土堆，是老屋偏厦，是我几兄弟夏天晚上
点着煤油灯写作业、纳凉的地方，好多个夏夜
里，我望着天空数星星，数着数着便睡着了，是
父亲抱我回屋。有时候，我背书声、吹笛子声
应和着狗叫声，那是夏夜里最美交响曲。蓦然
间，这一切是那样的近切，清晰。

离开故乡四十年了，此时我站在菜园边，
在土堆上，却像回到了真正的家，那沧桑厚重
的回忆给予真实感的回归感。年少离开的时
候，我是带着寻梦行囊踏上路途的，而今知命
已到眼前，依旧孑然一身。我好像是背着一个
梦的空壳在行走，在游荡？我日渐麻木之前那
悄然逝去青春年华可曾有过我灵魂的追逐？
我的脚步似乎踩上驶向彼岸航船的甲板？我
的双手真的抓住了梦想络缨绸带的尾巴吗？

“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生命
的坚持与生存法则是难以抗衡的。从寂寞山
村到喧嚣城市，原以为这四十年的奔波是一个
接近梦想的过程，回头一望，只见来路上荒草
连天，脚印模糊。故乡简陋的老屋，曾给了我
自身美质不断发掘与拂拭的空间。

规划整齐、装修统一的小镇给我陌生视
线，六弟的两幢灰色砖头瓦片的标准楼房，一
点家的感觉都没有。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又
到哪里去？

梦想如果能够遗忘，也许是件好事。而
我，毕竟从老屋走出，在老屋滋生的梦想，背上
的行囊，能够忘记？故乡、老屋总给丹田特别
的清醒，将我拉回梦里。在旧址上，在荒凉与
寂寞中，不必在意车辆过往而形成的空气污
浊，还能够欣赏清水江的绝佳风景，不必在意
旁人目光。这种唯我与忘我，源于最质朴的干
净，无论是身体还是灵魂。

故乡·老屋

□ 蔡东武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五六十年代
出生的娃儿像拔出沙土的落花生，一家多则七
八个，少也有四五个。我九岁那年，还处在点
煤油灯的年代，月光更加高贵明亮。我在家门
口过的那个中秋，月光如白银洒满了整个世
界，“白玉盘”像聚光灯一样路过丁字口，金凤
玉露都透出躣眼的光芒。

丁字口是我家门口的一条街。这条街原
是凯里市的文化商业中心。它像“工”字中间

的一竖，扛鼎整个老街的东西南北。街长百余
米，宽三米余。街上一至两层的木房参差紧
凑，栉鳞比次。中秋之夜，当月亮高挂时，丁字
口就是全街人吃月饼庆中秋的大舞台。

大人们将桌椅板凳搬到街中央，月亮高
悬，满街银河铺成。人们将石榴、地萝卜（地
瓜）、梨子、橘子和自家做的泡粑、黄糕粑等都
端了过来，摆在桌子上。

接下来是娃娃们的重头大戏。文人说赏

月，娃娃们的“赏”即“追月”，“追”则是付之行
动为“偷月”。娃娃们白天都侦察踏点好了。
陈家的瓜地，何家菜园的毛豆，李家沙地里的
花生，趁着月色皎洁，娃娃三五成群，分头去周
围的地头、园子里公开地“偷”。

八月十五的“偷”是众所周知的娱乐性游
戏。有的园主不仅不骂，还怕娃娃掉进粪坑
里，特意掌灯关照。偷的也仅限瓜瓜豆豆。地
里的毛豆荚最招人喜欢。娃娃们连根拔起，兴
高采烈抱到丁字口。大人们赶快把根剪掉，用
草扎成一把一把。在街中间望着月亮公公，搬
来柴火灶和大铁锅煮毛豆、煮落花生，丢点盐
巴和花椒进去，满街溢满了清香味和欢笑。天
上明月与人间烟火，天涯共此时，一派空明互
回荡。

最好玩的是娃娃们躲猫猫。记得那些年
代，街邻亲如一家。家家白天不关门，每家巷
子很深，后院都可连通。有几家的厨房、猪圈、

小院都不设防。任凭娃娃们从大门进去，一帮
在黑暗里躲躲藏藏，一帮在明亮处窥探，双手
在最黑处抓捉舞爪。一阵阵鸡声鸭鸣，一阵阵
欢声笑语，一阵阵输赢争吵。一会从张家门口
跳出来，一会儿又不知隐身到哪里，一会又在
街上跑上跑下……月亮，尽其所有，为童年的
天性增光添彩，纯粹而明亮。

大人们一声召唤：快来洗手吃东西喽……
娃娃们全从黑暗中跑出来，大汗淋漓，气喘吁
吁。像小饿狼一样扑到桌上，连抓带抢，美滋
滋地喂进嘴巴里，童趣盎然。童年，哪里来的
赏月心思，都是在月光下吃喝玩，聊有趣味的
事，这是天性使然。

岁月随风飘散，但九岁那年，在丁字口街
上的中秋月色，人事物境，就像昨天一样定格
在我脑海里。多少年过去，月亮还是那个月
亮，中秋的物品也越来越丰富高档，但再也品
尝不出童年的中秋里，家门口的烟火味道了。

月亮路过丁字口

□ 陈雪梅


